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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无缘死”现象的根本问题研究

李书琴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００７）

摘　要：２０１０年，日本 “无缘死”纪录片播出以后，日本学界将这一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指向了传统

共同体的解体。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日本的单身和独居人口不断增多，这似乎印证了日本的传统共同

体解体一说。然而，深入分析这些数据发现，日本社会的主要单身群体并不是由离婚造成，而是由未婚导

致。如果婚姻关系的成立意味着家庭共同体的再生，那么未婚就并不意味着家庭共同体的解体，而意味着

家庭共同体没有再生。除了血缘以外，以地缘和业缘为基础的日本传统共同体也因为 “无缘死”现象而暴

露其面临的问题，但是否能称为解体则需要重新商榷。通过对日本官方数据的重新整理和分析发现，日本

的 “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并不在于传统共同体的解体，而在于共同体再生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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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问题的提起

２０１０年，日本广播协会播放的纪录片 《“无缘
社会”———３２　０００人 “无缘死”的冲击》曝光了日本
社会的一种死亡现象，即 “无缘死”。所谓的 “无
缘死”，指的是一个人长期独自居住生活，缺少人
际交往，直到死亡前身边都无人照顾，甚至死亡以
后也无人认领遗体的死亡现象。

“发达国家”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世界给与日本
的主要标签。环境优美，经济发达，和平稳定，国
民素质高等一直被视为现代日本社会的主要特征，

这几乎形成了一种世界性的共识。同时，作为一个
亚洲国家，日本集团主义形象也早已深入人心。在
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日本出现一个人孤零零地死去
无人知晓的死亡现象会引来热议也就不难理解。

关于社会现象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研究

的重要主题。所谓的现象，指的并非个案，而是指

异乎寻常的众多相似事件。社会学实证主义研究奠
基人涂尔干就是通过研究自杀现象开创了社会现象

实证研究的先锋。然而，不同于人的主观意愿上
“求死”的自杀心态，“无缘死”是在人们并没有意
识到死亡后果的情况下发生的死亡现象。因此，无
论是从现实意义来看，还是从学科立场来看，日本
的 “无缘死”现象无疑都是值得研究的重要课题。

通常，遇到类似的社会问题时人们更喜欢追问
为什么。比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死亡现象？但
是，本文的意图并不在于此。“无缘死”是日本近
年来创造的新概念，但实际上与 “无缘死”相似的
社会现象却并非日本独有。中国和西方社会都存在
这样的死亡现象。近年来，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农
村，尸体在家中已经干枯成一堆白骨以后才被人发
现的事件屡见不鲜。欧洲社会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的社会现象，并且学界已经对此
进行了研究。这种死亡现象在西方国家被称之为
“ｌｏｎｅｌｙ　ｄｅａｔｈ”。日本学界近几年的相关研究也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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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出现了 “孤独死”或者 “孤立死”这类新概念来
替换 “无缘死”。

社会现象背后通常与社会问题关联在一起。有
的社会问题是以显性的面貌出现的，比如暴力冲
突；而有的社会问题却是以隐性的面貌潜伏着，比
如阶层固化。比起显性的社会问题，隐性的社会问
题如果不仔细地通过对社会现象进行归纳和分析就

会难以被发现。“无缘死”所反映的根本问题并不
像暴力冲突所反映的社会矛盾或者社会秩序稳定问

题一般明显，它反映的根本问题是隐性存在的，如
同我们所看到的收入高的家庭中子女更容易接受更

优质的教育现象所反映的社会阶层固化问题一般。

那么，“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隐性的社会问题之
根本究竟是什么就值得深究。因此，本文所要研究
的问题是，日本 “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
是什么？

二、研究综述

对于日本 “无缘死”现象的关注在中国学界近
几年的研究中开始陆陆续续地出现，但是研究成果
并不丰富。值得一提的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
《日本高龄者 “孤独死”现象解析及对中国的启
示》［１］。这一研究以人口老龄化为切入点，旨在强
调 “孤独死”与日本地域社会变迁、家庭结构变革
与传统社会支持网络瓦解之间的关系，以及日本采
取的相应对策给中国带来的启示。这一研究实际上
支持的是日本学界的一个基本观点，即日本传统共
同体的解体。

在日本学界的相关研究中，日本学者以 “无
缘”为线索来理解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比
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包括橘木俊诏［２］１－１０、石田光
规［３］１２－１９。他们认为，“无缘”指的就是日本传统的
血缘、地缘、业缘３种人际关系的消失，因而日本
的 “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就是日本传统
共同体的解体。对此，他们列举了日本人的离婚、

未婚、未就业等方面的数据，以及日本人在社会活

动 （比如志愿者组织）中的参与程度，来证明日本

的传统共同体的解体程度。

近几年，无论是日本社会对 “羁绊”讨论的增

多，还是一些客观数据都似乎在印证日本学者所担

忧的问题，即日本传统共同体的解体。１９７０年，

日本的离婚率为０．９３‰，到２００７年，离婚率上升

到２．０２‰［２］７３。但是，２０１４年日本的离婚率下降

到１．８‰①。独居人口也在不断增多，尤其是老年

独居人口。以老年夫妻为成员的家庭在日本逐渐增

多。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１９８０年，日本

６５岁以上的独居老年人约８８万人，２０１５年，这一

数字已经上升到６００万人左右，据推算，２０３５年，

这一数字还将继续增长到７６０万人左右②。不仅如

此，无业的人口也不断增加。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

局统计的结果显示，２０１１年，日本６０岁以下的未

婚无业者达到２５５．９万人之多［４］２５。

然而，数据所反映的另外一个事实却被忽略

了。虽然日本社会的离婚单身人口以及独居人数不

断增加，但是，比起未婚单身人口的增长，离婚单

身人口以及独居人口的增长显得并不足道。１９６５
年，日本男性和女性终生未婚率分别为１．５％和

２．５３％；２０１５年，日本男性和女性终生未婚率分

别增长至２３．３７％和１４．０６％，据推算，这两个数

值到了 ２０３５ 年还会分别继续 增 长 至 ２９％ 和

１９．２％③。此外，从国际比较来看，日本的离婚率

也并不比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更高。２０１４年，俄罗

斯的离婚率 为 ４．７‰，美 国 为 ２．８‰，德 国 为

２．３‰，英 国 为 ２．１‰，而 日 本 的 离 婚 率 只 有

１．８‰④。此外，根据日本的 《帝国统计年鉴》和

厚生省 《人口动态统计》的数据［５］１５０，这一数据甚

至比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数据还低：１８８０年至

１９００年之间，日本的离婚率就已经在２．５‰和

３．５‰之间高居不下。共同体解体的前提是已经建

立了共同体，家庭共同体的解体前提是婚姻关系的

成立。如此一来，“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

题是否就是日本传统共同体的解体就值得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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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指出的是，日本学界之所以将 “无缘死”

现象的根本问题指向日本的传统共同体，即以血
缘、地缘和业缘为基础的人际关系基本结构，可以
追溯到日本社会研究的两位著名学者，一位是日本
人类学家中根千支，另一位是美国学者傅高义。

日本人类学家中根千枝 《纵式社会的人际关
系》［６］２９－３１ 《以家庭为中心的人际关系》［７］１６５－１７３，以
及美国学者傅高义的 《日本第一》［８］１６２－１６３，这３部
代表性著作分别建构起了日本社会 “地缘”“血缘”
“业缘”３种基本人际关系类型。中根在其著作
《纵式社会的人际关系》中指出，日本社会的人际
关系认同意识是以 “场”① 为原理，对地域和集团
存在着强烈的认同感，并以此决定人际关系的亲疏
远近。日本社会的 “地缘”人际关系认同意识由此
成为学界中颇具影响力的观点之一。此后，中根又
在其另一部著作 《以家庭为中心的人际关系》中指
出，日本的社会结构是以父权家长制式的亲子关系
为主要特征，这也是日本社会核心的人际关系。在
这部著作中，中根认为 “血缘”② 是日本社会人际
关系，乃至日本社会结构的核心。除了血缘、地缘
以外，进一步以 “缘”来解读日本社会的学者是傅
高义。傅高义在其代表作 《日本第一》中指出，日
本战后经济之所以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日
本企业依靠三大法宝③建立起来的员工 “爱社如
家”精神、员工与企业之间以及员工之间紧密的业
缘关系密不可分。在中根千枝以及傅高义的影响下，
“缘”不仅成为理解日本社会的关键概念，而 “缘”

所指的人际关系也成了理解日本社会结构的根本。

日本学者滨口惠俊提出了 “间人”论［９］１５０－１５１，中国
学者尚会鹏提出了 “缘人”论［１０］，可以认为都是在
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提出来的。

另一方面，“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
虽然是日本共同体的困境，但是并不能只从结构的
视角看待共同体形式本身。如果仅以结构把握日本
血缘、地缘和业缘共同体的变化，对于 “无缘死”

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的考察只关注了静态的共同

体形式，就容易忽略社会学考察的根本维度之一，

即行动，从而无法全面把握日本传统共同体所面临

的问题。共同体是人际关系的重要表现形式，但是

人际关系不仅包括共同体这种表现形式，还包括贯

穿始终的人际交往行动。可以认为，共同体和人际

交往行动共同形成了人际关系的形式和内容，如同

硬币的两面，缺一不可。

三、重新审视 “无缘死”现象根本
问题的两个基本维度

　　在社会学领域中，有两个基本维度构成了学科

研究的根本视角，即行动和秩序。无论是早期经典

的唯心论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还是２０世纪中

叶奠定结构主义研究范式的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

森斯，都是以行动和秩序作为社会学研究的两个基

本维度来建构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正如

杰弗里·Ｃ·亚历山大在 《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中

所指出的那样，“行动和秩序代表了社会学争论的

真实预设；它们建构了一个其他理论争议所不能包

含的一般框架”［１１］８３。

然而，在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论的范式转

变过程中，无论是行动还是秩序，都渐渐出现了亚

历山大提出的 “化约”的危机：或者将行动化约为

秩序，或者将秩序化约为行动，将两个维度合并为

一个维度。这种化约带来的后果是什么呢？如果将

行动化约为秩序，就会难以解释社会的变迁；而如

果将秩序化约为行动，就会难以解释社会在一定时

期内的稳定性或者称为结构性的稳定。因此，两个

维度化约为一个维度在社会学研究中可以称之为研

究的危机。显然，日本学界关于 “无缘死”现象的

研究路径就明显存在这一化约危机，将行动化约为

秩序，将秩序固化为人际关系结构形式，从而造成

从历史的纵向维度来看待同一方面的数据时难以自

圆其说。因此，为了对日本的 “无缘死”现象所反

映的根本问题进行重新探讨，文章将回到社会学研

究的两个基本维度，即秩序和行动，来探讨当前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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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 “场”，中根认为包括地域和集团。然而，中根这一归纳实际上并不够准确。在地域和集团之间，日本人更认同的是地理空间上

的地域，而不是现代组织集团。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指的 “血缘”并不能按照生物意义上的血缘来理解，更不能按照中国人的血缘观念来理解。在日本社会， “血

缘”的社会意义并不以纯粹生物意义的血缘为基础。

即年功序列制，终身雇佣制和工会组织。



本社会的传统共同体现状，分析传统共同体所面临
的具体问题。

需要指出的是，秩序和行动作为社会学研究的
两个基本维度实际上也曾引起过社会学界关于两个

维度本身的深入探讨。比如作为结构主义代表的帕
森斯就开宗明义地指出社会行动本身所存在的结

构，而韦伯则认为社会行动是以不同的理性为导向
的，比如工具理性、价值理性、情绪的、传统的四
种不同类型，根据行动的手段、目的、条件等将社
会行动分成不同类型。马克思强调秩序是外在强制
性的，而涂尔干则强调秩序的主观性。但无论是哪
一种立场，都如同亚历山大在 《社会学的理论逻
辑》中所指出的那样，所有的社会行动都必然包含
对手段和目的，规范和条件之间比重的评估；社会
秩序则包含强制性的外在力量和规范性的内在依归

的权衡。换言之，虽然是从行动和秩序两个基本维
度重新探讨当前日本社会传统共同体的现状，但并
不是以方法论个人主义的立场探讨个体 “自行其
是”、各自行动，而是以方法论集体主义的立场探
讨在日本社会中存在的趋同的行为模式倾向。因
此，本文将通过对日本的传统共同体形式和人际交
往行动相关的宏观数据的定性研究，分析日本传统
共同体所存在的具体问题。

四、解体还是再生：日本传统
共同体的困境辨析

（一）共同体的解体和再生的基本逻辑分析
解体和再生两个概念原本都是生物学领域的基

本概念。实际上，生物学概念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
早已不是新鲜事，早期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提
出 “共同体”和 “社会”这一对概念时就已经开始
使用了生物学领域的 “有机”概念。滕尼斯关于共
同体和社会区分的重要观点就是共同体是有机的，

而社会是机械的。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更是进一步
区分有机团结和机械团结这组概念。此外还有诸如
社会学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的主要理论范式都是
以生物学的结构、功能等概念为基础。

如果我们承认了共同体是有机的，那也就意味
着除了社会学视角以外，还需要从生物学视角来看
待共同体这个如同生物组织一样的社会组织。如此
一来，共同体就应该具备两个基本属性：其一，如

同生物组织有生存和灭亡的规律一样，共同体也有
产生和消亡的属性；其二，共同体的各部分之间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不可分的统一性。正如生物
体的细胞通过不断裂变维持机体正常生命活动一

样，由人组成的共同体也会通过相应的机制维持共
同体的正常运转。

不同的是，共同体的运转依靠的其中一种关键
机制既有生物意义，也有社会意义。这种关键机制
就是人口再生产。共同体中的行动主体是在生物意
义上会经历生存，成长，死亡和再生过程的人。但
是由于在不同的社会中对人口再生产所采取的不同

政策，比如节育，因此，人口再生产机制不仅是生
物学意义上的，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重要机制。由
于这一机制的存在，共同体便不会保持产生时的原
初形式和规模，而是会不断打破旧有的共同体形式
和规模，产生出新的共同体。人口再生产的直接结
果是产生新的人口，这是新的共同体成立的重要条
件。新共同体的成立，与新的人口产生的生物过程
一样，这种过程可以称为共同体再生。虽然人与人
之间会根据各种不同的原则来建立新的共同体，但
毋庸置疑的是，人口再生产为共同体再生创造了重
要条件。

另一方面，按照上文所述，共同体这种有机的
社会组织既会产生也会消亡。如果共同体内部之间
的各部分不再紧密联系，彼此分离而无法成为统一
的整体，那么共同体就会因此而消亡。在这个意义
上，共同体消亡也可以称为共同体解体。人口的消
长对于共同体这个依靠人形成的社会组织的影响是

显而易见的。人员一旦从共同体离开 （或者是死
亡，或者是迁移），共同体的完整性就会受到影响，

尤其是一些小的共同体，比如家庭共同体，这种影
响会非常明显。要恢复共同体的完整性，就需要通
过补充新的人员，或者引进，或者人口再生产，来
补偿共同体的完整性。反之，如果人口再生产停
止，那么共同体就难以得到有效的补偿条件而保持
自身的完整性，从而直接导致共同体走向解体。因
此，作为共同体的关键机制，人口再生产如果能够
得以保证，那么共同体才有再生的条件，而人口再
生产一旦停止，那么共同体就会面临解体的风险。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人口再生产虽然是共同
体存亡的关键机制，但并非唯一机制。毕竟共同体
不仅是生物意义上的组织，更是社会意义上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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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正如赵鼎新所指出的那样，“生物学中机制和
经验现象的关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对一的，而人
的特性致使机制和经验现象在社会中产生了多对一

的关系：对于一个社会现象，我们一般都能找到多
个———有些甚至是和经验现象毫无关系的———解释
机制”［１２］。概括而言，社会现象经常是通过多个机
制才能加以解释。此外，共同体的解体和再生虽然
会受到人口再生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未必是即
时性的，在其他社会机制的作用下，这种影响极有
可能会延迟出现。换言之，在其他社会机制的作用
下，人口再生产的停止未必会立刻造成共同体解
体；人口再生产的持续也未必会立刻促进共同体的
再生。在影响共同体的社会机制中，有一个的重要
机制不得不提，即人际关系。

马克思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些社会
关系既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人与组织之
间的关系。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即人际关系。如果说人口再生产影响共同
体的再生，那么人际关系则影响人口再生产。虽然
在生物机制上，人口再生产是共同体再生的关键机
制，但是在社会机制上，人际关系却是共同体维系
的关键机制。因此，要理解日本传统共同体的困
境，就应该理解以上两个机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

正如上文所述，日本 “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
根本问题是日本传统共同体的困境，其中传统共同
体包括以血缘、婚姻为基础的家庭，以地缘为基础
的邻里，以及以业缘为基础的企业 （或事业）这３
种基本的传统共同体类型。要全面理解日本传统共
同体困境的具体问题所在，需要打破以往日本学界
主要从共同体形式为讨论对象的主流研究路径，从
共同体形式以及作为共同体成员的行动两个维度为

切入点，对家庭、邻里、企业 （或事业）３种传统
共同体的现状进行分析和归纳，才能理解日本 “无
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问题。需要提出的是，人
口再生产是共同体的关键机制，而这一关键机制的
功能承担者是家庭共同体，即只有家庭共同体才能
够为传统共同体提供实现再生的人口条件。因此，

下文将重点分析日本传统共同体中的家庭共同体。
（二）家庭共同体的自噬
近年来，日本社会研究学界热议最多的话题之

一是日本的老龄少子化和未婚人口的急剧增加。

２０１５年，联合国公布的全球人口老龄化数据显示，

日本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口达３０．１％，居全球第
一。而到了平成时期以后，日本的总和生育率持续
下跌。２０１２年，总和生育率跌至１．４左右，低于
人口稳定发展应达到的目标值２．１，进入少子化社
会。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述，日本未婚的人口正
出现急剧增加，１５年以后，每１０名日本男性当中
就有３人未婚，而每１０名日本女性当中就有２人
未婚。人口老龄化和人口出生率偏低一直为日本各
界诟病，成为日本社会当前面临的难题，因为老龄
少子化会直接带来老年人看护难，医疗成本上升，

劳动力短缺等等其他相关的社会问题。但是，对于
家庭共同体的影响才是最直接的。显然，家庭共同
体会由于成年子女未婚以及人口再生产的减少而难

以产生新的家庭共同体，如同细胞无法裂变一般。

这是日本家庭共同体所面临的最为显性的困境。

也许存在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从日本的家庭共
同体发展的现状来看，老龄少子化和未婚人口的急
剧增加只是其中的部分问题，还有近几十年来更为
突出的现象是家庭共同体规模的缩小，即所谓的核
心家庭的大量出现。这或许应该被视为日本家庭共
同体解体的根据。根据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①，

１９８０年６５岁以上单身独居的老年人大约为８８万
人，至２０１５年，达到了６００万人左右；１９８０年

６５岁以上的老年夫妻家庭在所有的６５岁以上的老
年人家庭形态中所占比例为１９．６％，２０１３年则上
升到３８．５％；与子女共同居住的６５岁以上的老年
人家庭１９８０年为６９％，２０１３年则下降到４０％。

家庭共同体的传统形式就是 “同居共财”，所谓的
解体之说似乎也就并非无法理解了。但是，如果仅
凭此认定日本的家庭共同体解体的话，那么这种观
点容易受到来自历史人口学的研究成果的挑战。日
本学者速水融在其研究日本历史人口学的成果中就

指出过，由一对夫妻和婚生子女构成的核心家庭实
际上在日本近世时期就已经大量存在。从这一点来
看，很难认为日本核心家庭的增多就是日本传统的
家庭共同体解体。此外，如果按照家庭共同体的
“同居共财”这一基本性质来看的话，还需要考虑
到 “共财”这一家庭共同体的另外一种基本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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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缺少对家庭财产进行制度性分配的情况下，人
际关系机制会促使即便家庭成员不再同居，却依然
共财的现象的发生。

尽管老龄少子化和未婚人口的急剧增加，但这
仅仅只是日本的家庭共同体所面临的显性问题。日
本家庭共同体面临的实际情形要远远超过它所暴露

出来的显性问题。如上所述，人际关系是家庭共同
体再生的重要机制。人际关系的行动就是指人际交
往。从人际交往行动来看，日本的家庭共同体面临
的复杂情形是：一方面成年子女与非共同居住的父
母之间面对面的交往近乎断绝；另一方面成年子女
却又依赖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来维持自身生活，他
们或者即便到了适婚年龄也不结婚并依然与父母共

同居住，享受父母住房和资金方面的经济支持，或
者即便结婚了也依然得到来自父母的资金等经济

支持。

２０１５年，日本内阁府公布的第８次老年人的
生活和意识国际比较调查结果显示①，在日本、美
国、德国、瑞典４个国家中，日本老年人与非同居
的成年子女之间的交往亲密程度最低。调查频率分
为 “几乎每天”“每周１次以上”“每月１至２次”
“每年数次”和 “几乎没有”这５种程度。在显示
亲密程度最高的 “几乎每天”这一项中，日本只有

２０．３％，低于美国 （４２．９％）、德国 （２４．８％）、瑞
典 （３０．０％），处于垫底位置；而在显示亲密程度
极低的 “几乎没有”和 “每年数次”这两项中，日
本分别高达３．１％和１８．８％，高于美国 （２．１％和

５．６％）、瑞典 （０．８％和６．６％），接近甚至超过德
国 （３．２％和１５．８％），居于前列。

另一方面，日本的成年子女无论是未婚还是已
婚，他们虽然在与父母的面对面的交往上存在近乎
断绝的状态，但是他们对父母的经济依赖程度却并
没有因此断绝，甚至很高。这种经济上的依赖表现
两个不同的方面。一方面，未婚的和无业的成年子
女通过与父母同居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住房需求，

甚至解除自身的家务劳动。日本学者山田昌弘和玄
田有史将这类人群分别称之为 “寄生单身者”［１３］１１

或者 “孤立无业”［４］３者。他们或者不结婚，或者不
工作，却能够凭借父母为他们提供的住房并帮助他

们解决家务劳动的便利，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尤
其是孤立无业者，他们与独居老年人相似，除了同
居的家庭共同体成员以外，几乎不与其他人员交
往。另一方面，无论是未婚的还是已婚的日本成年
子女，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着来自父母的经济
援助。根据日本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对日
本成年子女接受父母经济援助的相关调查 《第２次
全国家庭动向调查》统计的数据②，日本未婚男性
和未婚女性在不与父母同居的情况下，接受父母经
济援助比例分别为２１．９％和５１％，在与父母同居
的情况下，这一比例分别为３７．３％和３６．９％；

日本已婚男性和已婚女性在不与父母同居的情况

下，接受父母经济援助比例分别为４５％和２７％，

而在与父母同居的情况下，这一比例分别为４６％
和３９．４％。然而，日本的成年子女与父母之间的经
济交往并不具有相互性。日本学者铃木富美子［１４］

的研究成果表明，９５．５％的日本成年子女并没有
在经济上援助父母，９０％左右的日本成年子女并不
会在生活上照顾自己的父母。

从日本家庭共同体面临的以上情形来看，按照
有机体的生物现象，可以认为，日本的家庭共同体
所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自噬。所谓的自噬，简单而
言就是指生命体吞噬自身细胞来实现维持自身存在

或者更新需要的过程。日本因发现细胞自噬机制而
获得诺贝尔奖的分子细胞生物学家大隅良典的研究

成果表明，细胞自噬除了能够分解细胞内的老化物
质以及有害物质来维持身体的健康外，不少有冬眠
习性的哺乳类还会利用这一现象让细胞内的物质再

生以此维持生命。这种生物机制是细胞活动的动态
过程，对于观察日本家庭共同体的现状是值得借鉴
的。以动态的眼光来看，日本的家庭共同体所面临
的根本问题便是这种如同生物自噬现象一般。在人
际交往行动上，家庭共同体的自噬现象表现在两个
不同的方面：其一，家庭共同体成员的人际交往行
动从与家庭共同体以外的人员交往转向了仅仅与家

庭共同体内部的人员之间的内部交往，尤其是与同
居的家庭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其二，家庭共同
体依然发挥着重要的社会保障的功能，成为日本成
年子女在不需要缴纳保险费用的情况下却能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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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阻力地享受着父母提供的住房和保障金等待遇

的保障单位。这两个方面就如同日本细胞生物学家
大隅良典揭示的细胞自噬机制一样，日本的成年子
女如同细胞一般，分解着家庭共同体内老龄化的父
母来维持自身的生存需要，尤其是日本未婚、无业
却与父母同居的成年人，他们像冬眠的哺乳动物一
般，通过家庭共同体自噬而使得日本的家庭共同体
并没有如同日本学界所言的解体，而是维持着日本
的家庭共同体的存在，虽然这种存在形式不再是一
对夫妻和婚生未成年子女，而是一对夫妻和婚生成
年子女的变异形式。

（三）邻里共同体的僵化
共同体维系的关键机制是人口再生产，但是在

邻里这样的传统共同体当中，人口再生产并非直接
影响共同体，而是在人口迁移因素的影响下间接发
挥作用。在日本的城市化过程中，人口流动不仅使
日本地方人口过疏化以及大中城市人口过度集中，

而且使邻里共同体人口数量也必然受到影响。以地
方小城市为代表的城市和乡村的邻里共同体随着城

市人口的骤减而减少；相反，以东京、大阪为核心
的超大城市和城市圈为代表的大中城市的邻里共同

体人口则随着城市人口的激增而增加。从共同体形
式来看，在小城市的邻里共同体中，人口的减少自
然会限制人口再生产，如此一来，邻里共同体不仅
再生受到限制，而且会因为人口的流出而面临解体
的危机。按照这样的逻辑，那么在大中城市的邻里
共同体中，人口的增加为邻里共同体注入了新的人
口，为共同体的再生也创造了条件。但是，日本大
中城市的邻里共同体是否会因为人口的增加而因势

利导，有效地实现共同体的再生呢？

除了人口因素以外，邻里关系也是考察邻里共
同体现状的重要维度。从行动来看，邻里交往的频
繁程度或者亲密程度可以视为邻里关系的重要参考

指标。但是，日本邻里交往的频繁程度或者亲密程
度并不乐观。根据日本内阁府２００６年公布 《国民
生活偏好程度调查》统计的数据①，人们的地域活
动参与程度极低，绝大部分关系到人们之间社会交

往的地域活动参与程度所占百分比几乎只有个位

数。日本广播协会的统计结果显示，日本人与邻里

之间相互商量和相互帮助的期待程度从１９７３年

３５％下降到２０１３年的１８％②。此外，根据日本内

阁府公布的２０１５年 《第８次老年人的生活和意识

的国际比较调查》结果，日本老年人对邻里的依赖

程度明显低于西方国家，只有１８％左右，而美国、

德国和瑞典最低为２４．６％，最高为４５％③。这种

依赖程度包括站在屋外闲谈、一起吃饭喝茶、参加

活动、交谈心事、帮助生活琐事、生病时互相帮助

等。邻里之间在生病时互相帮助，反映邻里人际关

系亲密程度最高；交谈心事这类相互分享彼此较私

密信息邻里交往行动反映的邻里人际关系亲密程度

较高。但是，在反映亲密程度最高的人际交往行动

中，日本老年人的比例最低，只有５．９％，德国、

美国和瑞典分别高达３１．９％、２７％和１６．９％。而

在反映亲密程度较高的人际交往行动中，日本老年

人的比例依然最低，只有１８．６％，而德国、瑞典

和美国分别高达４８．３％、３１．２％和２８．３％。虽然

是关于日本老年人与邻里交往的国际比较数据，但

是这一数据充分地证实了日本广播协关于日本人与

邻里交往程度的统计结果。

由此可见，在大中城市的邻里共同体中，人口

虽然不断增加，而邻里共同体的人际交往却形成了

僵持的局面。日本邻里共同体的人际交往现状便是

如此。邻里共同体成员由于住在同一个小范围的地

域共同体内，基于礼貌的见面寒暄或者只是站在屋

外闲聊都只是在一种无法避免的情形下会产生的人

类社会普遍发生的社会交往行动，完全有别于主动

的，频繁的和亲密的人际交往行动。在相互交谈心

事或者生病时需要帮助这种体现关系的亲密性的人

际交往行动上，日本人却避之不及。日本人并不愿

意与邻里之间的人际关系能够往亲密程度发展，更

愿意把邻里之间的人际关系维持疏远的程度，保持

距离感而不愿意将关系往前推进一步。如此一来，

日本邻里共同体的人际关系就表现出一种僵持的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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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使得邻里共同体也变得僵化。
（四）企业共同体功能的改变
与邻里共同体相似，企业共同体也并非直接依

靠人口再生产机制来维系自身存在的人口需求，而
是以调整劳动力人口的数量或者结构的方式来满足

自身存在的人口需求。最一般的调整方式就是通过
招聘新的企业员工和辞退旧的企业员工 （或者企业
员工按规定年龄正常退休）。然而，企业共同体毕
竟是社会组织，在社会意义上，劳动力人口的流动
直接造成的是企业共同体成员的更换，并随之导致
企业共同体成员之间人际交往的主体的更换，这意
味着不仅共同体成员的数量在增减，而且共同体成
员所承担的功能可能也在变化。因为每个被替代的
劳动力所应当承担的劳动分工内容也许一样，但是
他们实际发挥的功能却未必相同。更重要的是，人
际交往需要的是稳定，而不是频繁的更迭。如果企
业共同体人员频繁更迭，带来的后果将会是企业共
同体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的变动。

按照流行学界多年的 “三大神器” （终身雇佣
制度，年功序列制度，工会制度）论，日本企业员
工 “爱社如家”的精神，终身效力于某个固定的企
业，直到退休。无论是新进的员工，还是从企业退
休的员工都能够继续如同家庭里的一员，得到企业
这个大家庭的各方面关照和庇护，他们永远亲密无
间，日本的企业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能够一
直维持不变。

然而，随着所谓的终身雇佣被日本企业新的雇
佣制度打破，日本企业的劳动力人口频繁流动，企
业共同体内部人际交往主体也不断更迭，使得企业
共同体的人际关系维系出现困难的局面。２０世纪

７０年代，日本企业就出现了雇佣兼职员工的新的
雇佣方式。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后期，随着日本 《劳动
者派遣法》的出台，日本企业雇佣非正式员工的做
法就受到了法律认可，９０年代，所适用的行业由

１６个又扩展到２６个。于是，日本企业的雇佣制度
变成了正式雇佣和非正式雇佣两种。前者是指享受
企业全职员工待遇的全职雇佣，后者是指无法享受

全职员工待遇，且只是短期工作的雇佣 （少则数

月，多则一年）。日本企业雇佣制度变更以后，根

据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数据，１９８４年，日本非

正式员工人数约为６０４万人，占所有雇佣劳动者人

数的１５．３％左右，而到了２０１６年，日本的非正式

员工人数增长至２　０２３万人，占所有雇佣劳动者人

数的３７．５％①。

非正式员工的大量出现，不仅改变了企业在劳

动力成本方面的支出，而且改变了企业共同体内部

的人际关系。原本被企业共同体称颂的 “爱社如

家”的精神不复存在。对于大量出现的非正式员工

而言，他们工作关系和所属集团不断发生改变，没

有办法把每一个工作的企业变成自己的家一样去热

爱，因为他们要不断地面对新同事，而没有一个家

庭会不断地在数月或者一年里增加无数的 “家人”。

也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对企业共同体的人际关系期

待值才会从１９７３年的５９％不断下降到２０１３年的

３６％②。

非正式雇佣不仅让企业共同体内部的人际关系

发生改变，而且产生的大量非正式员工在维系或者

建立其他人际关系方面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非正

式员工的薪酬远远不及正式员工，其他社会保障方

面的福利也不及正式员工。日本学者太郎丸博指

出，日本非正式员工与正式员工的纯收入相差２
倍［１５］４３，正式员工与小时工、兼职员工、临时工之

间的薪资差距大约为３倍，正式员工与派遣员工之

间的薪资差距大约为１．９倍，正式员工与短期员工

和临时员工的差距则为１．６倍［１５］７５。在其他福利待

遇方面，日本正式员工与非正式员工之间的差距同

样较大，比如年金和失业保险。这也是为什么日本

存在成年子女依然需要依赖父母经济援助现象的原

因之一。２００１年，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数据显示，

在２５岁至３９岁且与父母同居的日本未婚人口中，

６４％以上的人是为了享受父母提供的更优越的经济

条件③。

日本企业共同体的劳动力人口的频繁流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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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削减劳动力成本支出的经营和管理需要，为共
同体的经营和管理带来更大的便利。与此同时，日
本企业共同体的劳动力人口的频繁流动，打破了日
本企业共同体成员所谓的终身雇佣下产生的稳定人

际关系，使企业共同体成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不再处
于稳定状态，而是不断随着人员的频繁流动导致的
人际关系的断裂。这对于企业共同体的经营和管理
并不会产生直接的消极影响，相反，企业共同体依
然继续利用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创造物质和财富，提
供就业岗位，维持企业共同体的运营。在这个意义
上，日本的企业共同体并不像日本学界所指的那样
解体了，而是继续存在。但是，企业共同体的人际
关系并没有因为其继续存在而变得更加稳定，相
反，企业共同体的人际关系因为劳动力的频繁流动
而变得松动，人际关系也逐渐疏远。显然，日本企
业共同体因为它本身不再可以为所有企业共同体成

员提供同样保障，已经变成了无力承担起原先同样
保障功能的社会组织，员工无法再做到 “爱社如
家”，且员工之间也很难维系 “家人”般的关系。

于是，“尼特族”“寄生单身者”的出现也就不难理
解。如此一来，当劳动力供给不足时，企业又不得
不继续采用更加削减劳动力成本的雇佣举措，造成
企业雇佣与劳动力供给之间的恶性循环，影响企业
发展。

综上所述，日本 “无缘死”现象所反映的根本
问题并不是日本传统的共同体解体的问题，而是共
同体再生的困境。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基础的传
统家庭共同体，传统邻里共同体，传统企业共同体
分别表现出不同的再生困境。家庭共同体的人口再
生产功能弱化，未婚人口激增，并出现了成年子女
需要父母养育，而父母却无法获得成年子女经济和
精神支持的不可逆的自噬现象，由此，传统的家庭
共同体实际上是以限制再生的方式维系其存在。邻
里共同体并没有因为人口流动产生新的活力，人际
关系反而越来越疏远，传统的邻里共同体依然存
在，但却陷入了一种僵化局面。企业共同体采用具
有更大变数的雇佣制度维系企业共同体的运营，但

是人员流动频繁带来的人际关系的不稳定性使其所

谓的 “家”的功能变弱，影响企业劳动力供给，导
致促进企业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造成企业雇佣与
劳动力供给之间的恶性循环，影响企业发展。既然
“无缘死”的根本问题是日本传统共同体再生的困
境，那么导致这种困境产生的根源是什么，这也许
是国别研究视角难以独立解决的问题，需要以更宏
观的学科视角来加以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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